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命运与意义

王德峰

引  言

在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今天正在展开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这个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科学社会这一学说还有没有他的意义？他还是不是“科学”？这是我今天讲座的话题。

马克思的名字永远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联部著作联系在一起，并因为这两部著作永载史册。

马克思的学说可以简要地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一门真正的“资本主义学”）和对于人类走出异化、走出社会对抗的史前史阶段的可能性和前景的思考和论证（科学社会主义）。

恩格斯在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中说道：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们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滩讨。”

所以，“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一门当代的“历史科学”。它与现今统治着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切理智主义的“实证科学”性质上不同。后者是以知识论传统中的哲学为前提的（它只有一个为知识所把握的“对象世界”，而遮蔽了造成这个对象世界的“生活世界”）。

马克思的学说在20世纪初叶是一个主导性的宏大叙事，是代表了人类希望的解放话语。

现在，宏大叙事与解放话语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社会现实以全面展开。人类还具有的基本信念只有一条，那就是在价值标准上的相对主义和在自由观念上的个人主义。个人得到了充分承认，但个人价值的全部内容无非是在不妨碍他人的同样的自私自利的权利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这是抽象的个人，以及在抽象的个人之间的形式公正：如罗尔斯的《正义论》。

1、 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精髓

先谈谈“共产主义”在人性中有没有根据、还是私有制出自人的永恒的天性这一根本问题。

1、私有财产关系的起源：人的本性还是神意的体现？人的贪欲属人的性质：人的语言与货币语言比较；共产主义绝不是美好的乌托邦思想。

2、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内在目的，是历史之迷的解答（在私有制的形式中发展普遍的社会力量——牺牲人体以赢得类的发展——扬弃社会力量的异化性质——世界转世：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论述）。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3、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异化劳动是因，私有财产是果（一如宗教信仰与理性迷误之间的关系）。资本家对于劳动成果的占有权是被雇佣劳动者生产出来的。现代物质生产活动是对资本权力的再生产。

4、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了资本的原则是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所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始终是正确的，取消剥削概念，就是否认实际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2、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

1、马克思在意识形态教科书中向当代年轻一代的学生呈现其形象，他的学说成了为应付考试而必须背诵的教条。教条，就是脱离生活现实的东西。通过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学说在当代的命运的一个方面。

2、马克思似乎已经过时了：人类历史的当代进程似乎已将他抛在后面。资本主义的丧钟并没有敲响，相反地，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原则及其相应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正取得了全面胜利。“苏东剧变”成了上个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最后结局。

3、1998年中央电视台曾有节目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北大马哲教授回避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剩余价值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当代是否仍然有意义。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了美国好莱坞影片《总统一号》，其中的共产主义者成了可笑、可鄙、可恶的恐怖主义者形象。那庄严的《国际歌》在此影片中被当成这批不合时宜的共产主义者的愚蠢的狂热信念。

4、20世纪国际共运的实践，在苏联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演变为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从此，西方许多人便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式的制度直接等同起来。对西方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来说，支持马克思主义，与支持纳粹主义，差不多成了同一语。——这正是马克思学说的当代命运的突出表现。

处在这种命运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哀悼的对象，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为马克思学说举行葬礼的时候？

5、确实有人这样想。苏东剧变刚刚过去不久，1992年，美国出版了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该书宣称：历史的终结行将来临，未来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政体全球化的时代，而社会主义以及作为其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的语境中已经没有位置。

6、不过，福山所说的丧失话语权利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和思想。

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实践，归根到底从属于资本征服世界进程的一部分，它在本质上从属于这个过程，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实践采取了以交换价值的增长作为进步的尺度，这就是说它在前提上分享了资本主义。

所谓“现代化”，从物质生活领域来说，就是摒弃农业文明的价值尺度，而代之以对工业产品在种类上和数量上的无限需求。

落后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目标，其实是通过国家的计划经济的集权体制加速现代化进程而实行的民族自救。列宁主义是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这个发展的后继者是斯大林主义。

7、外国资本对农业国家的入侵，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而它给农业国家承担的代价，是残酷的剥削与掠夺。这是西方列强向非西方区域推进的双重结果。这一结果在非西方国家导致对于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强烈要求。

马克思学说在对西方列强这些“先生”展开激进的批判的同时，又确认了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积极的历史地位，因此代表了历史进步的下一个目标，这就为作为“学生”的弱小民族提供了使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两者能够相统一的新的“解放话语”。

8、现代化的基础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前提是农产品的相对剩余，以便大量非农耕人口去从事工业生产。但是，农业产品的相对剩余却是通过工人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化来提供的，这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

9、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以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为起点，以人的经济解放为原则，又如何去实现没有资本原则的“资金原始积累”呢？

唯一的选择就是国家集权下的计划经济。其实质方式是以农产品与工业品交换的剪刀差，实行对农民的榨取，然后以国家政权力量集中财力、人力，从事工业体系的建立。

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投资饥饿症与短缺经济。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化不可分开，工业经济的前提恰是市场经济体系。通过市场来实现两大部类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实现。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意义

1、199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思想与社会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会议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德里达作了题为《马克思的幽灵》的演讲：

“《共产党宣言》那一开始就显露出来的东西乃是一个幽灵。这第一个父亲般的角色，其力量之强大就好像它是一个不真实的错觉或幻影，而实际上，它要比人们轻率地称作活生生的在场的东西更为真实。”

“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在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不论我们对它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识，我们都不能不是它的继承人。遗产向来不仅是给予，它同时还是一项使命。我们所是的存在就是最重要的遗产。”

“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2、不能把全球化理想化地描述为“世界大同”式的福音。

全球化进程本来就在马克思的预言之中。资本的本性要求一种突破民族国家障碍的世界霸权，全球化与霸权化是不可分割的。

资本自我增殖的外部条件，是无国界的自由贸易体制，而其内在条件则是其数量势能，即对于小资本的优势地位。全球化绝不是利益的平均化。美妙动听的双赢或多赢只是形式化的市场平等罢了。大资本的赢利，究其实质，乃是资本数量势能的再生产。亦即经济霸权的再生产。

相对贫困化的保持是资本的生命所在，因为它是资本利润的真正源泉。没有在现实的经济运作中的世界霸权，就没有资本。

3、不能把资本文明当作一个自满自足的系统（SELF-CONTAINED），这个系统的存在基础是人的感性生命的异化——人的感性存在的物化与抽象化。所以在它的基础本身中包含着基本的对抗——个人的感性生命的价值与一般社会权力之间的对抗。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先引用哥达纲领的第一部分中的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然后这样写道：

这是“资产阶级的说法。……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劳动价值理论在实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存基础——劳动的抽象化。

资本是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感性劳动的统治权。（这是人类找到的一种社会统治与社会奴役的最公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公平掩盖了社会统治与奴役的真相。）

个人的感性生命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生产中被抽象化，乃是剩余价值的真正的提供者。

剩余价值的实质，其实是从个人的感性活动那里被生产出来、而后又反过来支配和统治个人的物化的社会权力——资本。

资本家也在这种被支配和被统治的范围之内。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

4、但资本家们有在异化中的快乐，他们的快乐出自对他人劳动和生命时间的支配权，他们把这种支配权看成是他的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其他人则为他们的这种支配权的不断再生产付出感性生命。但这不是个人在之间的对抗，不是一个道德价值观念上的问题，而是一种现代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因此是在资本世界的基础中所包含的对抗。

5、马克思学说揭示的乃是包含在人类当下状况本身中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存在于当代人的生命感受之中，是我们所是的存在的内部不安。

马克思学说在当代的真正的生命力正在于对一点的揭示，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才属于对未来的真正的筹划。只要资本的世界存在一天，马克思的幽灵就始终徘徊在这个世界的上空，不断提醒我们这些当代的哈姆雷特，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已经发生过的罪恶和复仇的使命，不要在犹疑和彷徨中推迟在与YO BE与NOT TO BE之间作出抉择。

6、马克思学说是对世界转世的期待和展望，它的基本命题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结束人类史前史：“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必须重新正确地理解“阶级”、“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概念的哲学涵义——感性意识的异化及其扬弃。

何为“感性意识”？感性意识，就是个人在他的劳动的现有的物质条件中认识到存在于他的个性中的社会力量与社会原则，并要求把这种力量实现为他在未来摆脱奴役、达到自身自由的生存条件。一切真正的阶级斗争，都是为着把包含在当下的物质生产条件中的社会力量转化为实现自由个性的新的生存条件而展开的斗争。

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在封建的等级社会中的低桑第三等级（商人阶层和手工业劳动者，亦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前身）在封建的生产关系的边缘处生长出了新的感性意识，即他们从自己必然地要积累起来的一部分动产和手艺中发现了他们的个性在封建关系中是被束缚住了、发现了未来的一种新的生存条件即符合自由个性的劳动的条件的可能性。因此，对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要求，一开始乃是作为一种感性意识而存在的，而后才逐渐转变为对于一种新的社会原则和制度进行论证的普遍要求 ，这就是造成了欧洲近代思想界的启蒙运动的根本动因。

在当代，有谁能成为新的“无产阶级”，而这个阶级代表了扬弃资本的抽象劳动原则的新的感性意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课题。

若仅仅是在抽象劳动的原则范围内（即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内）为提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社会地位而战斗，就还是处在“无产阶级”的历史真实性之外。

今天的人们并不是丧失了仅仅在物质财富意义上的财产，人们丧失的是作为富于个性的个人而感性真实地生活于人类共同体中的那份财产，即真正属人的财产。

7、海德格尔也期待着一种“世界转世”，这个转世也是复兴人的感性生命，即重新记起那被遗忘的存在——人与世界在理性的逻辑前的原初关联，故而，希望在于唤醒对存在本身的思，以挣脱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剥夺。

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把希望寄托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上，这种变革的真正动力，在于一种新的感性意识的形成和自觉。对马克思来说，新的感性意识不是在哲学批判中形成起来的，而是在资本关系的范围内发展的生产力本身所造就的，就像当初封建关系中的生产力必然造就第三等级的新的感性意识一样。

8-“我们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在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

“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马克思的学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当代躯赶不了的幽灵，因为它的话语仍然表达了我们作为最本己的自我，在内心深处的不安或忏悔。真正的忏悔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后继续叙说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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